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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江明院士创办
的《旦苑晨钟》公众号，原文为
彭慧胜院士撰写的研究生回忆
文章。彭慧胜回顾了自己的研
究生求学往事，分享了在科研
起步阶段的探索与成长，其中
蕴藏的科学精神，对青年学子
和科研工作者具有指引价值。

文献搜寻的“长征”

我读研时期的文献信息获

取渠道非常有限，很是艰难。

2000 年初的科研信息环境，与

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获取信息

的渠道非常匮乏。图书馆是我

们获取文献的主阵地，但馆藏

的外文期刊种类有限，且到刊

严重滞后，延迟几个月甚至一

两年是常态。为了找一篇关键

的参考文献，常常需要在书架

间反复“淘金”，有时还需要填

写文献传递申请单，等待馆员

通过馆际互借等方式获取复印

件，然后再交给我们，过程漫

长。复旦日月光华 BBS 在那个

年代非常流行，是重要的信息

集散地。化学、高分子相关的

版面，经常会有师兄师姐分享

经验，发布学术信息，甚至帮忙

查找或传递文献。这种情况到

我读研后期有了一些改善，可

以通过国外的师兄师姐们获取

一些文献；参加学术会议、听报

告时，留意报告人提到的文献；

主动向有经验的老师、师兄师

姐请教他们关注的文献来源。

各种“非正式”渠道都被充分利

用 起 来 。 这 种 信 息 获 取 的 艰

辛，一方面让我们倍加珍惜到

手的每一篇文献，反复研读；另

一方面也锻炼了我们主动搜寻

信息、建立人际关系网络的能

力。对比今天一键获取海量信

息的便捷，更能体会到当时科

研 工 作 者 克 服 信 息 壁 垒 的 不

易。这段经历也让我后来格外

重视信息的开放获取和高效传

播。

感恩科研支撑人员

我读研时期的科研工作得

到了支撑平台老师们的大力支

持，我对他们始终怀有感激之

情 ，许 多 温 暖 的 片 段 至 今 难

忘。仓库的“刷脸”与信任：我

经常去学校仓库领实验耗材，

有事没事都与管理员聊几句，

一来二去就相互熟悉了。那时

领耗材还需要带着经费本，现

场签字划账。有时经费本忘拿

了，仓库的管理员老师因为对

我熟悉，知道我做事靠谱、守信

用，允许我先“赊账”拿走急需

的物品，后续我再及时补办手

续。这种信任，在科研起步阶

段解了我的很多燃眉之急。多

年后，我回复旦工作，仓库的老

师还能认出我，这让我颇为感

动。光散射老师的“插空”情

谊：系里公共实验平台的动态/

静态光散射仪预约常常排满，

负责的老师非常忙碌。在我虔

诚地表达了自己样品的特殊性

和时间紧迫性后，老师经常会

在常规测试间隙，“插空”帮我

测几个样品。电镜老师的“午

休时间”：需要用到扫描电子显

微镜时，得去化学系平台。负

责老师中午通常是午休的。我

恳切地对她说明实验的紧急性

和样品的珍贵，有时效性，可能

我的坦诚和对科研的热情打动

了她。她多次牺牲午休时间，

专门为我做实验。这份无私的

支持，对一个学生来说是莫大

的 帮 助 。 医 学 院 电 镜 老 师 的

“热情援手”：当年做透射电子

显微镜要去枫林校区的医学院

电镜平台。我常坐班车提前赶

过去，若老师还在忙碌，就主动

帮忙打打下手。一来二去，电

镜室的老师们都认识了我，可

能觉得这小伙子挺主动、实在，

都愿意在关键时刻友情为我挤

出些时间，并悉心指导，帮我解

决了一些疑难困惑。这些经历

让 我 认 识 到 科 研 之 路 绝 非 独

行，他人的援手无比珍贵。而

赢得帮助的核心，在于主动真

诚、诚实守信和设身处地为对

方 着 想 。 每 当 实 验 取 得 进 展

时，我都会及时与他们分享成

功的喜悦，偶尔也会挤出一点

儿生活费，给他们买个小礼物，

真的是很便宜的那种。他们也

会因此感受到工作的快乐和我

的真心，觉得我是值得被帮助

的。

主动迎来的当头棒喝

通 过 三 年 硕 士 研 究 生 学

习，我发表了 4 篇重要学术论

文 （Macromolecules 2005, 38,

3550; Macromolecules 2003, 36,

2576;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

try B 2003, 107, 12461; Lang-

muir 2003, 19, 10989），建 立 了

强烈的自信心，确定了从事科

学研究的人生目标。毕业时想

着一定要去高水平研究的地方

进一步开阔眼界，提高科学品

味。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也推动我想走出国门去感受不

同的文化。那个年代，中国跟

美国在科研硬件和软件方面差

距甚远，因此我考虑去美国读

博士。

2002 年，我跟随江老师去

北 京 参 加 IUPAC 世 界 高 分 子

大会，这是高分子界最权威的

学术会议，大咖云集，三位因导

电高分子研究而获得 2000 年诺

贝 尔 化 学 奖 的 科 学 家（Alan J.

Heeger, Alan G. MacDiarmid, 白

川英树）都来了。尽管那时我

英 语 口 语 带 着 浓 重 的 湖 南 口

音，水平也有限，但我抱着“无

知者无畏”的态度，在他们报告

结束后主动上前做自我介绍，

对他们所讲的内容提出自己的

疑 问 。 我 连 比 带 画 地 跟 他 们

讲，我估计他们也是连蒙带猜

地解答我的疑问。可能那个时

候还很少有中国学者，特别是

像我这么年轻的学生向他们提

问，我的大胆和热情似乎给他

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能看出

他们对我的感觉还不错，我就

说想去美国读博士，您能不能

给我写个推荐信。他们欣然应

允，给我写了几句话，并留下了

珍贵的签名。

我如获至宝，将这些推荐

信郑重地放入博士申请材料。

然而，这一举动却在申请顶尖

学 校 时 遭 遇 了 意 想 不 到 的 挫

折。我当时联系了很多美国教

授，他们都给了我正面的回应，

但没有 offer（接受函）。后来一

位美国教授私下跟我透露，录

取委员会认为这种借助并不真

正了解我的诺奖得主的名头的

行为，既有“唬人”嫌疑，又显得

“浮躁”和“功利”。这无异于一

盆冷水，当头棒喝。这次挫折

也成为我在日后科研管理和国

际 合 作 中 时 刻 警 醒 自 己 的 教

训。幸运的是，后来江老师和

陈老师为我提供了帮助。他们

得知我申请受挫时，积极为我

拓展机会，让我有机会直接接

触到国外的教授，通过面对面

的深入交流，最终获得了去美

国 攻 读 博 士 学 位 的 全 额 奖 学

金。

实验室文化与团队力量

回顾在复旦高分子系读研

究生的三年，最让我怀念的是

融洽、互助、温暖的团队氛围。

科研生活虽苦，但总不乏温情

和乐趣支撑。前面提到当我遇

到困难，尤其是前半年实验屡

战屡败时，整个大课题组的成

员们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真心

实意地为我着急，给我各种善

意的提醒和建议。记得我第一

次在组会上做实验汇报时，紧

张得语无伦次，未能很好地回

答一位师兄的提问。正当我窘

迫无语时，另一位师兄主动帮

我解围，做补充说明。提问的

师兄就事论事探讨，并非刁难，

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解

围的师兄则充满了善意，让我

倍感温馨。

还 有 一 些 小 片 段 令 人 莞

尔。比如，当时物质条件相对

匮 乏 ，大 家 都 盼 着 江 老 师 请

客。江老师也似乎特别能体会

大家的胃口的期盼，隔一阵子

就会请课题组的人聚一餐。每

次都会有一大盆红烧肉，总能

引起男同学们的“竞相追逐”。

身材魁梧的李天龙师兄很喜欢

也很能吃肉，他对此有个“执

着”和略带羞涩的解释——“我

就喜欢那个味儿”，成了组里的

经典梗。席间欢声笑语，其乐

融融。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既

解了馋，也极大地缓解了科研

的压力。这种经历让我深刻体

会到团队文化的重要性。它不

仅 是 科 研 攻 关 路 上 的 集 体 力

量，更是大家精神上的依靠。

这对我日后的课题组管理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我努力营造信

任、宽松、互助的课题组文化，

尊重学生的个性与选择，不强

制作息，信任他们，强调我们共

同 的 目 标 是 大 家 的 成 长 、成

才。让学生们明白所做工作的

意 义 不 只 是 单 纯 为 老 师“ 打

工”，更在于工作中提升自身能

力。当然，对于学术不端等触

及底线的行为，我的批评会非

常严厉，但对事不对人，适当给

学生改正的机会。在复旦读研

的三年，是我人生中物质清贫

却精神富足的三年。我靠着助

学贷款和周末家教维持学业，

生活简朴。然而，在实验室里

攻坚克难，在团队中感受温暖，

在书海与讲座中汲取智慧的每

一天，都充满了沉甸甸的收获

感。这段岁月，奠定了我学术

生涯的基石，锤炼了我的心性

品格，更让我找到了毕生热爱

的事业。这份淬炼，让我无论

日后在异国攻读博士学位，还

是重返复旦执教、服务，都始终

带着在复旦求学期间形成的那

份韧劲、直觉，对团队的珍视，

对严谨的敬畏和对科学纯粹的

热爱，努力前行。回望历史，我

觉得智商、情商和择商三个因

素很是重要。智商和情商已有

诸多讨论，择商就是作出最佳

选择的能力。选择对了，往往

事半功倍，越做越带劲；方向错

了，越努力，可能离成功越远。

从复旦出发又回到复旦，在长

期的研究历程中，我努力理解

科学发展规律，寻找原创研究

方向，培养科学直觉，享受科研

乐趣。但当年确实是懵懵懂懂

地选择了复旦，选择江老师和

陈 老 师 ，现 在 想 来 真 是 运 气

好。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

做了半辈子研究，能乐在其中，

要感谢复旦，感激高分子系，感

恩敬爱的老师们，还有聪慧勤

奋的学生们，岁月静好又无限

温暖！

彭慧胜（高分子科学系和

纤维电子材料与器件研究院教

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 我与陈道勇老师我与陈道勇老师（（20032003年年）） ■■ 我当年的实验计划本我当年的实验计划本


